华狮艺锦｜策展人专访：这个展览何以成为文化亚洲的精神写照

1-在这次展览中，您不仅是参展艺术家，更是总策展人之一。本次展览在策展理念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中国与新加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更是加强了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互动。因此，我们希望借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三十周年的契机，做一个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我们通过两国人民对家园的情怀、对城市建设的向往、对生态保护的关注，以及对未来的关怀等多个方面，将大家的共同情感拧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对话，形成了一种对歌齐唱的感觉。

2-作为中方策展人，您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发展的独特性？

美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汉代的祠堂实物中就多有石刻的画像；六朝以降，画学有道，论画之著，出于唐宋之后名家继起，且树南北学派，皆为艺术大观，渐成伟大的画学传统。这一传统既代表中国艺术学的学术高度，它的浩瀚广大、代代传承的文本及图本体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学体系的宝库。同时，这一传统又涉入中国绘画的方法体系，建构起诗画一体的语言特性。

中国的艺术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涉入诗与画的境域，阐发绘画的精神与生活的气息，铸炼成伟大的人文诗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引进西方的优秀艺术和新兴的新媒体艺术，思考根源处的精神融合，以实现本土化、内涵化的创造性转化。

3-本次展览在参展作品的选择上有着怎样的考量？

首先是根据四个篇章的主题，选取与家园、与多元文化、与自然、与未来相关的作品，由这四个维度支撑起展览的主要内核；其次是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像吴冠中先生，他与东南亚地区建立了深厚的交流合作关系，他的作品是中新乃至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桥梁；然后是苏州本地的艺术家，他们对这块土地有自己的家园记忆，这种情感会自然地流露在他们的作品中；当然，这次展览我们也希望能够呈现较高的艺术水准，所以还选取了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像第一篇章“家园载情”中的苏新平和喻红，均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是自90年代起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的优秀艺术家，他们都关注“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世界成长和生存。苏新平的《行走的人1号》通过强烈的冷暖对比、疾速的用笔，呈现了中国社会高速发展背后每一个奋进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亦是奋进、拼搏、创新精神的艺术映射。喻红的《内腔》则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描绘了一位当代女性信心满满，向前向上行走的姿态，喻示着苏州工业园区充满着活力与前景，展示出工业园区这块热土从内到外的社会生活。

4-能否向观众介绍一下您这次的参展作品《富春山旅图：三江芳草》?

我以前主要是画葵，通过葵来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我画葵二十年，现在开始画山水，通过江南的山水来表达江南人民对于江南山水的感情。这张作品实际上就是富春江上游——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汇流的地方——草木葱荣的感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生机勃勃的气象，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注入一些中国人特有的对山水的感情。

5-您觉得江南文化是否在当代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关于江南文化，我们大多还停留在江南风景的表现上，真正江南人内在的对自己家园的那种深刻体察和怀念还没有被很好地表达。实际上，江南文化中有一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悲哀，这个层次的悲哀太多了。比如沧浪亭的古亭上有一副名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上联是欧阳修句，下联是苏舜钦句，讲的是艺术的机缘是很难得的，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情往兴来的感情和冲动却是永远在那儿，是取之不尽的。像这些，我觉得远没有穷极，我们还可以不断地创造。

6-您来过苏州很多次，这座城市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苏州既是中国江南文化名城，又是现代艺术最为活跃之地。不仅在历史上人文渊薮，名家辈出，被冠以人间天堂之称，其河坊流水，网石园林，更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代表，其名园、名苑至今依然活在现代城市的核心，活在千千万万国人记忆无限的心中，活在江南美学的诗性深处。

我来过苏州很多次了，每次来都是因为文化活动。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我感觉到了苏州对于优秀文化作品的渴望，以及对江南文化延绵发展的一种空前的需求。当年颜文樑先生费尽辛苦从欧洲带回来的几百件石膏像和万余本画册虽已没入历史的尘埃，但苏州美专那十四根希腊立柱，穿过百年岁月，依然伫立在沧浪亭之畔。那是我们共同的感怀、共同的乡愁。
7-作为中国美术发展进程的亲历者，您觉得近三十年中国的艺术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

中国整个的艺术生态是在持续向好的，大家对于中国艺术的传统自信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对于中国艺术如何涉入生活，如何表达感情充满了信心，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势。稍微可以更好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们在20年前所期望的交流，现在看来还是有些少，有些不够。

早在世纪之初，我就代表美术界多次访问狮城，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参加2001年12月由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和新加坡美术馆联合举办的“诺基亚新加坡艺术节”国际论坛，我们就后殖民的文化主体和第三世界文化主体展开激烈的讨论。新加坡艺坛和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和认真的态度，让我记忆颇深。最后我们就全球化的境遇中，如何为21世纪的世界新艺术寻找和确立一个共同的知识学基础达成了共识。也是在那次的论坛上，我提出要让亚洲艺术家之间的当代艺术建构起一个文化亚洲，彼此沟通。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国际交流，新加坡有很多文化思考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完全可以敞开来进行有效的文化对话。

